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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长征的几名海
南籍干部中，文昌人云广英
（1905-1990）有关长征的
史料记录极少。其本人也
很少跟人口述这一经历。
我们从其后人口中仅仅了
解到，他对长征感慨最多
的，是自己比较“走运”。

云广英于 1905 年 11
月出生于文昌市会文镇朝
奎村。原名云昌旭，曾用名
云清、林秀生（1937年4月
周恩来为其改名云广英）。
他于1924年考入广州广雅
书院，在校期间参与反帝反
封建的学生运动。1927年

“四·一二”政变后，逃亡至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1929年回到广西参加百色
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0年9月后随红七
军从贵州向江西中央苏区
进发，转战5省，与中央红
军会合后，编归红三军团，
任该团一师二团政委，参加
第三、四、五次反“围剿”。

笔者查阅资料得知，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
委）决定将苏区的4所学校
合并组成干部团，由陈赓担
任团长，辖3个步兵营、1个
特科营、1支上级干部队伍，
共1480余人。其主要任务
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
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
部，必要时参加战斗。

云广英就处在干部团
队列中，为干部团教员。笔
者采访云广英之子云奋荣
时，其说，父亲很少跟他讲
革命经历，说到自己的长征
经历只说“在长征中最走
运”，因为“不用打仗”。

这一说法值得辨析。

一方面，这用于云广英的个
人经历应当是大体适当的；
另一方面，就整个干部团的
情况而言，则失之精当。综
合两个方面，可以认为这是
一种对比性的描述，其中掺
杂了个人的脾性和历史感
慨。

从“干部团”这一命名
及其承担的任务可知，其保
存自身的任务远远大于打
仗的任务。根据父亲的说
法，云奋荣提及干部团成员
时，首先列举的是上了年纪
的老干部、一些妇女同志
（如干部的妻子）。可以明
确，这些人是没有打仗任务
的。云奋荣介绍，云广英在
解释自己不用打仗的原因
时，还补充说明因为自己属
于文职人员的一类。因此，
干部团中部分人没有打仗
的说法应可成立。

但相关资料也显示，干
部团并非没有参与战斗。
长征初期，干部团参战机
会不多，但湘江战役损失
惨重后这一队伍便在战斗
中崭露头角，在遵义会议
后的几个严峻关头，分别
参加了与国民党郭勋祺
部、吴奇伟部的战斗，及在
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
战，均表现出色。由此可
见，起码部分团员是参加
过战斗的。

云奋荣说，父亲后来并
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
历，不写回忆文章，论及长
征的印象，“只说过苦，跟别
人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煮皮
带 吃 ，能 活 下 来 很 不 容
易”。既说“苦”，又说“走
运”，即表明了“走运”的说
法是就不用参战而言的。
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
其“没有打仗”并非绝对没
上过战场，而是其认为相对
别人的身经百战，自己打的
那几场实在算不了什么，因
此在不追求严谨的个人性
口述及不喜欢夸饰的个性
作用下，说成没有打仗。

1935年 10月，云广英
随团到达陕西瓦窑堡，随后
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
长。其个人又“苦”又“走

运”的长征到此结束。

两鬓的青丝已然有了霜染的痕
迹，原本坚毅的眼神也在岁月的蹉跎
中多了几分柔和。不变的是，架在鼻
子上的细框眼镜和一如既往挺拔的身
姿，还有嘴角淡淡的笑意正向着阳光
的方向绽放。

这是祖籍文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少将符确坚在1966年留下的一张单
人照，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南京家中，
连军装上那个小小的破洞都还清晰可
见。每每怀念父亲，他的女儿符丽娅
就会拿起这张照片凝视父亲的笑容。

可是在她的印象中，父亲还有另
外一张形象迥然不同的照片——胡子
拉碴、颧骨高耸、头发长且乱，就像落
难的野人一般。

攥着驴子尾巴走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按
照党中央指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
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
机关，也是长征的总指挥部。第二纵
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
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队、总工会、青
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当时正在江西
苏区中央政治局的中央财政部文书科
做缮写工作的海南人符确坚，被派到
第二纵队编队参加长征。

粤湘、粤赣边境多是崇山峻岭，地
形十分复杂，从未受过行军锻炼的符
确坚就这样踏上了长征的路途。这是
28岁的他第一次跟随部队风餐露宿，
日夜兼程，有时穿过森林密布的悬崖
峭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
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军。

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身体被横生的
荆棘划出一道道伤口，也不记得多少
次脚底被尖锐的山石磨出一个个血
泡，符确坚和战友们只是铆足一股狠
劲儿往前走。其实，他的战友们都不
知道，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是平
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艰辛，行走
时间长了便会开始不适，何况在那样
恶劣的条件下行军，对他的考验可想
而知。

1935年8月，部队开进了茫茫数
百里均无人烟的大草地，几十天的草
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栋房子，见不到
一个居民。草地的天气一日数变，部
队经常遇到暴风、雪、雨、冰的袭击。
符确坚脚底满布的血泡在寒冰的浸冻
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疼。“实在走
不动了，父亲就默默攥着驴子或马匹
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不曾对
谁人叫过一声苦。”符丽娅为父亲感到
自豪。

不再是孤身奋斗的志士

在长征途中，符确坚因患有肺病
等顽疾，几次病倒在途中。部队进入
贵州土城时，他甚至因病不得不暂时

离开队伍到卫生部治病。然而，在疗
养期间，这个“一刻也闲不下来”的符
确坚又主动请缨负责民运工作，克服
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打前站、搞粮
草、找民伕等工作。

据符丽娅回忆，父亲生性勤奋好
学，还写得一手好字，也正因如此才被
安排在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
作。哪怕是在长征途中，符确坚也没
有忘掉自己的本职，白天跟着队伍急
行军，夜里当筋疲力尽的将士们倒头
昏睡时，他又点起一盏昏暗的小灯，强
忍困意誊写文书战报、镌刻印刷钢
板。常常刚把手中的活计做完，天就
已经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符确坚又
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

其实，这些苦，对于早就过惯了苦
日子的符确坚而言并不算什么。

1906年，符确坚出生在海南文昌
的一个贫穷村落，等待他的只有苦难
——家里没有一分田，半分地，除了一
间栖身的破屋之外，只有四斗米。他的
父亲凭着一身力气，起早摸黑，拼死拼
活地为别人挑担、推车，直熬到他8岁
时，家里才有点些许积蓄。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1922
年，符确坚就去给做生意的姑父当伙
计，凡记账、收货、收债、煮饭等一切杂
事均由他一人负担。性情暴烈的姑父
将他当作奴仆一样看待，除了给口饭
吃，工钱不给半分。后来，为了养活一
家人，19岁的符确坚又飘洋过海去了
新加坡找到了一份零工来做。可展现
在他面前的同样是恶劣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工头
的任意罚打与辱骂以及工友们的愤怒
与反抗。

天下这么大，为什么穷人这样难
活命？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符确坚，
让他开始丢掉幻想，和愤怒的工友们
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开展罢工斗争，还
参加了赤色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
盟等革命团体，进入工人夜校学习，渐
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的他领悟到，帝
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剥削正
是广大人民贫困的根源，而在这个世
界上，只有跟着真正为人民谋利的共
产党走才有出路。在更加积极参与革
命、主动寻找共产党组织之后，符确坚

在1927年秋天入党。
“那一刻，父亲感到自己不再是一

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
锋队的一员，他终于迈出了革命生涯
中坚实的第一步。”符丽娅说，同时，符
确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知
道，革命要想取得胜利，要吃的苦还多
得多。

弥留之际不忘革命信念

“从刚记事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常
常讲起长征中的经历来教育我们。”符
丽娅还记得，每当他们兄妹几人犯了
浪费粮食、做事拖拉等“小孩子总爱犯
的毛病”，符确坚就放下平日里慈父的
模样，“比如看到我们剩下饭菜，他就
严厉地告诉我们，在长征途中食粮短
缺，吃草根、树皮是常有的，最苦的时
候把裤腰带、皮鞋帮子都割下来煮了
吃，今天这样的白米和肉菜是想也不
敢想的。”

吃树皮、草根、裤腰带，这样的场
景今天还可在许多描写长征的文学、
影视作品里看到。可这些在我们看来
有些“戏剧化”的场景，却给符确坚的
生命留下了深刻而真实的疼痛。因为
长时间的饥饿，他的胃部不堪折磨，落
下了病根，最终不得不手术切除了五
分之四。也正因肺病与胃病的双重夹
击，他的身体在长征之后大不如从前，
在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下早早含冤离开
了人世。

“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尾声，父亲也
没有发过一次牢骚，泄过一次私怨，而
是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共产主
义。”符丽娅说，在符确坚住院时，还经
常与病友谈心，亲自安慰那些被造反
派“揪斗”的干部。直到弥留之时，他
始终坚信，他的伟大祖国终将迎来重
生的曙光。

令符丽娅至今痛心的，是当时正
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下的符确坚呢喃的
那些话语——“地图挂在墙上，要用手
电筒照着看……手电筒啊，就在墙上
挂着的挎包里。”除了这些支离破碎的
句子，符确坚没有给家人留下更多嘱
托。他一生最为牵挂和不舍的岁月，

早已凝聚在那片战火纷飞之中。

最深的牵挂，
凝聚在战火纷飞中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云广英：

又“苦”又“走运”
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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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符确坚：

云广英、陈英夫妇和在
延安出生的云奋荣、云胜璆。


